
西藏人有很多壞習慣，其中一個壞習慣，就是

經常有人把一個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階級，看得比那個

人的品質還要重要。舉例來說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或

是真是假，我現在用蔣揚欽哲仁波切轉世的這個名

字，上一世欽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

老師，所以從階級的立場來看，我坐得比堪布高。但

在今天晚上開示之前，我要先告訴你們，不該受座位

高低的騙。實際上就是因為階級的緣故，讓我吃這樣

的苦頭，必須坐得比堪布高；其實堪布比我更有學

問，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，更是我的老師。 

雖然這樣說，有時候頭銜或階級還是有它的功

效，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頭銜、名字或階級的緣故，堪

布仁波切不會在這個地方。因為如此，我現在要講個

短故事給大家聽，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 

我永遠忘不了一九八二年的冬天，那年我在錫

金的西部，預備建一所小學校。那裏非常落後，沒有

電，那天晚上，連燈都沒有。正當我站在陰暗的小房

間裡發愁，身邊圍繞著幾個無計可施的出家伙伴們，

和一堆堆散亂四處的帳單與文件時，突然，冒出一

個渾身包裹著破布片，背後背了一個大包包，又瘦又

弱、面顯疲憊的老先生，一見到我便頂禮三次，滿眼

含淚地向我獻哈達，激動得擠不出一個字。我詫異地

望著這位不知哪冒出來的何許人物，並追問他的身

分。他說：「我是貢噶旺秋，我今天到這裏來，是因

為你叫我來的。」

我驚奇的望著站在面前，看似衣衫襤褸的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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丐，竟然就是著名的西藏著名學者「貢噶旺秋仁波切」，一個地位崇

高的堪布。我不禁狐疑，他流個不停的淚，究竟是因為重見上師轉世

（宗薩仁波切是堪布貢噶旺秋的上師─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轉世）

的喜悅，還是因為憶及上師之種種的深切傷懷。他淚眼婆娑地，斷斷

續續述說著一路的艱辛之旅與此行的目的。

我二十二歲時剛好完成佛教哲學的訓練，我問我的根本上師，

我這一輩子該怎麼過？多半根本上師都回答，我這一生應該努力試圖

恢復宗薩佛學院。宗薩佛學院，以前在西藏是非常聞名的一所學校。

一直到今天，實際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學者、作家，尤其是薩迦、

寧瑪和噶舉這三派，大都出身於宗薩佛學院。除了堪布貢噶旺秋仁波

切，是從宗薩佛學院畢業，另外，現在很出名的，還有在美國的種巴

仁波切、達湯祖古，與常來臺灣的堪布阿貝仁波切等，這些學生都做

了很多佛教的事業。 

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災禍，所以當我的上師要我試圖恢復宗

薩佛學院時，我不只沒錢，甚至沒任何主意來恢復學校。現在回想起

來，真的不知當時那種狀況，如何能將學校發展成今天這麼具有規

模。到今天為止，宗薩佛學院大概有來自一百一十所不同寺院的僧侶

到這裏讀書。當然現在宗薩佛學院還不算是很大的大學。

要建立一所學校，師資是最基本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不知你們對

這瞭解多少。舉個例子，我以前在研讀《般若經》時，那時十八個人

共用一本教科書，狀況是如此艱苦，所以當我的上師跟我說，應該要

恢復宗薩佛學院時，這實際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，但那時和外界的溝通已經

開始了。所以那時我偶爾會碰到剛從大陸逃出來的人。那時我聽到他

們說，有幾位畢業於宗薩佛學院，非常有學問的學生還活著，分別是

堪布倩拉興給、目前擔任四川宗薩佛學院校長的貝瑪達木卻，還有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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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貢噶旺秋仁波切。我曾試探性的寫了一封信，陳述我建校的願望，

寄到學術地位崇高的宗薩大學，屬名三位傳聞歷經多年勞改，仍尚在

人間的傑出學者。當時西藏地方高深莫測的情勢，很難想像那封地址

不確定是否有效的信件，能夠到達目的地的機率有多少。那時我根本

不知這三位堪布的地址，我寫了很多信，也錄了錄音帶寄去，跟他們

說，我應該是確吉羅卓的轉世，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確吉羅卓的轉世。

現在我的上師要我恢復宗薩佛學院，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佛學

院的重建尋找老師，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話，最好都來，至少希望有

一位能到印度來見我。 

堪布倩拉興給是其中最資深的，但是他的兩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

受傷，沒辦法到印度。堪布貢噶旺秋那時還在監牢裏，他先接到我的

信，然後收到錄音帶。後來與堪布仁波切重逢談話時，他告訴我從接

到信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下定決心，只要他從監牢被放出去，就會立刻

趕到印度。

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時期，所有的事都非常嚴格的限制。那時

不要說沒有經書、論著可以看，甚至喉結都不能動一下，只要喉結一

動，獄卒馬上會說犯人一定在偷偷念咒，反革命等等。貢噶旺秋仁波

切在這種狀況之下，最先教獄友經論的本頌，當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

式教的。幾個月之後，當學生把本頌學完了，他就開始教導解釋本頌

的論著，同時該挖地就挖地，該割草就割草，勞動營裡該做的任何事

情他們都照做。在堪布貢噶旺秋被關期間，所有佛經早已被毀壞的情

形之下，曾講述全套的經典哲理給獄友們聽，自始至終毫無遺漏地口

述。堪布仁波切說，他們的監牢原來是個寺院，大便小便都在那個地

方；在二十年的牢獄生活中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著牆上壁畫所畫的佛

本生傳記。

一九八○年，堪布仁波切在牢裡得知上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

我的堪布─貢噶旺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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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生及轉世，知道我建校的願望，就

立即決定了這趟印度之旅。一九八一

年初，仁波切被釋放，首先前往協助

妹妹蓋房子，這是他唯一存活的親

人。之後，他便閉門潛修，直到接獲

我邀請前往印度的信函，便急促地開

始計畫離開西藏。當時，西藏地方的

情勢仍十分敏感，人與人之間尚瀰漫著沉重的恐懼氣息，未雨綢繆

之計，就是堪布貢噶旺秋悄悄出走，讓村民以為他仍在閉關，以免

引起村裡騷動。

於是，仁波切展開了第一站北藏拉薩之旅，一路蜷縮在卡車的後

車廂，行走了許多天。為避開軍方的監視，他捨棄方便常用的路

徑，選擇了艱辛的長途跋涉，經凱拉克山（Mount Kialach）步

行到印度。這是一段涉艱履危、備嘗顛簸的長程旅行，若非同行

藏胞的慷慨與仁慈，堪布恐怕無法活著走完這段旅程。跨越西藏

與尼泊爾的邊境，是讓堪布貢噶旺秋最感恐懼的時刻，橋兩邊村

莊的緊張對峙、相互監視，逼使堪布躲入羊群之中，避開被發現

的恐懼。當他雙腳踏上尼泊爾的國土，頓感這趟路程的最大障礙

已經過去。

 我不知道他當時的想法，只能猜測他的老師─蔣揚欽哲確吉

羅卓是二十世紀最偉大、最頂尖的上師。而三十年後，他看到坐在法

座上這位年輕、被寵壞的人，應該是他上師的轉世。如果今天的情況

是相反的，我處於堪布的這個位子，要我去服從一個年輕、被寵壞的

人的各個指示，其實是蠻不容易的。所以，這就是為何有時頭銜或階

級是有幫助的原因。我一直認為，實際上不是因為我，或是我所具有

的品質，而是因為我有個頭銜。不是抱怨，實際上我蠻驕傲的，如果

■ 蔣揚欽哲確吉羅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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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做這麼多事，也蠻值得的。所以，如果明天你們弄

個更高的座位，我也坐；這就是我想講的短故事。 

以這個故事為引子，我要你們注意一個足堪做修行人典範的噶

當派故事：有位噶當派的修行人，聽到老師對自己說：「我的孩子

呀！你一定要好好修行。」這位學生就想：「我的上師一定是要我回

去讀經。」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，看到學生精進努力的樣子，就講：

「哎呀！讀經太好了，但除了讀經，還要修行佛法。」這個學生想：

「喔！老師說修行佛法，那一定是去繞塔囉？」於是他就去繞塔。

過了幾天，老師又來了，看見繞塔的學生，又說：「孩子呀！你現在

做得太好了，但除了這個之外，你還要修行佛法。」這個修行者又猜

測：「老師的意思一定是修定。」後來，因為這種情形一再重複，

修行人忍不住問老師：「師父，您每次叫我修持佛法，我都有遵照

您的話去做，但，你還是不斷提醒同樣的一件事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

呢？」老師回答：「放棄你對於此生的執著！」「只要你認為這一生

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，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。」這個故事我聽了好多

遍，也看了上百遍。故事當然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我自己

沒辦法過這種日子，但坐在我左手邊的堪布貢噶旺秋，他就過著這樣

的生活。其實以他的能力、知識，他可以得到這一生想得到的東西，

但是這些東西他絕對沒有興趣。

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後我非常高興，馬上召集了學生。第一件事

就是趕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，因為他那舊袍子真難看。在抵達宗薩佛

學院，結束全程七個月，翻山涉水、冒險前來印度的徒步之旅後，體

能衰疲的老堪布，只休息了兩天，便全然地投入建校的工作。那時學

校並不富裕，我們只有少數不同年齡的工作者，連睡覺的房舍都不

敷使用，更別提蓋學校了。於是，我的臥室變成教室，收容了來自極

少的藏族難民的二十個學生，就這樣因陋就簡地成立了學校。我還

我的堪布─貢噶旺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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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得當時只要一下雨，就到處漏水，

但是只要堪布仁波切一開始講課，就

絕不願意停下來休息。學校當然有很

多人希望週末、假日放假，但當我跟

堪布講，該放假了，他的回答卻是：

「啊？為什麼？我們沒時間了！一定

要把這個論或至少這個偈頌講完。」

他教得太努力了，以致病得很厲害；早上的課通常到十二點半才講

完，講完了就躺在床上。那時我又得運用我的階級對堪布說：「您不

能這樣子，一定要停下來，然後去醫院看病。」當然，堪布仁波切因

為對欽哲確吉羅卓這種極大的信心和尊敬，以及我是確吉羅卓的轉

世，所以堪布仁波切答應馬上去醫院，但他還是不肯休息。

在這草創期間的第一個月，堪布貢噶旺秋的健康情形非常糟

糕，卻一再地拒絕休息，認為年事已高，需儘快的將自己所學傾囊

相授。後來我才搞清楚，教書是讓他休息最好的辦法。堪布仁波切

上課時間是早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半，這中間只有兩堂課，每一堂

課時間這麼長，又不願意休息，對年長的他而言是多麼辛苦的一件

事。但這跟他在監牢裏做的相比來，根本不算什麼。也許就是這份

弘法的急迫與飢渴，迫使他生存下來，傳法變成他的呼吸。宗薩佛

學院也在堪布貢噶旺秋的卓越教學，並戒律嚴謹的管束之下，迅速

地發展，其後從錫金遷移到印度比爾。自此，在堪布貢噶旺秋弘法

的虔誠專注之下，帶領出十多位的堪布（相當於藏傳佛學院的博士

學位）。

宗薩佛學院建立後，學生越來越多，堪布仁波切歡迎任何一

個人。如果任何一個學生有兩個腦袋，屁股上長了尾巴，堪布仁

波切也不會問他：「你到底是哪一個。」只要有人想學習佛陀的智

■ 堪布貢噶旺秋（左）與宗薩欽哲仁波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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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，仁波切都歡迎。身為一個佛法的修行人，我們能經常看很多的

經、論，但是，碰到一位可以成為修學模範的人卻是非常不容易，

這種人非常少。我覺得堪布仁波切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，因為我

們有這樣好的功德，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雙肉腳，還在我們地球上

走來走去。也許二、三十年後，我們可以講：喔！曾經有一位大師

如何如何……但是這樣講沒用，至少現在我們能活生生的看到他。

所以我要求大家，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，同時我衷心建議你們別

看我……。

現在堪布仁波切已經從我手上接管北印度宗薩佛學院，因為他

對於宗薩欽哲仁波切名字的尊敬，到現在都還經常問我：「我該不該

做這件事呢？」或「我該怎麼做……」這類問題。我最近還用很強烈

的語氣跟他說：「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不要再問我了。」事實上我

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還多。堪布貢噶旺秋教會我三件事，他

的弘法超凡意志力，他對上師的純然虔敬，及對釋迦牟尼佛的極度忠

誠，我全心的希望，能有更多的眾生像他一樣，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他

一樣。

最後，在座有許多人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學生，包括我自

己，我們都祈禱、發願，希望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長久。如果我們想要

達到這個目的，有一件我們立刻可以做的事，就是放生。我兩年前就

開始做放生，希望大家也以個人的身分這樣做。不要想跟我一起放，

我經常會忘掉；不管你在哪裡，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，我想現在我該

閉嘴，趕緊離開這個法座了。  

編按：貢噶旺秋仁波切已於二○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凌晨，於近「北印度炯達

拉宗薩確吉羅卓佛學院」閉關房內示現圓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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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惡緣為道發願文

─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在獄中二十一年每天唸誦的發願文

皈依上師三寶，

以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

對迷惑不知自己本來面目而生輪迴幻相的如母眾生，

發此善願。

       

願我的身體、受用、語言、心意和三世所造善根，

都成為無量眾生證圓滿菩提的因，從輪迴中解脫。

有些人因我而生起信心，有些人因我而生起貪心，

更有些人因我而生起瞋心。

不管他們生的什麼心，跟我結什麼緣，只要跟我結上緣的眾生，

願他們都因此而成佛，使此緣富有意義。

       

雖然我並沒造惡，但他人卻生瞋心，

視我為殺父仇人的屠夫，直接或間接的攻擊我，

願有天我能以法讓他滿足。

以餵養豬狗般地供給我衣食臥具，

怒目打罵、凌辱毀謗、揭發我過失等，

願這些令人心生畏懼的一切行為，都成為成佛的因。

因往昔我造業傷害他人，今日我受業果遭他傷害，

願此成為善因，將來無害于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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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是輪迴中一切傷害的因，深知自取的身體讓自己受苦之後，

願所受的苦成為菩提道的助伴。

       

因我的善及清淨的增上意樂力，

願以父母兄弟姐妹為首之慈愛親人，和一切有緣者，

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       

願無吝惜施我衣食、藥物、金銀等財物之男女檀越，

圓滿布施，令佛歡喜。

       

願供給坐臥寢具、生計資具，疾病時給予慈愛照顧，

且對我恭敬之服侍者，持戒圓滿得相好之身。

       

眾生多生為我父母，

我卻無慈愛心、無珍惜的役使騎乘、馱運、吃喝其血肉及奶。

願他們圓滿忍辱儘速成佛。

       

總之，願所有與我有緣之眾生永不墮惡道，

生生世世值佛出世，聞佛說法、發菩提心成佛。

       

願我日後一旦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等菩薩時，

如所發願般，成為等虛空眾生的怙主。

因上師三寶的慈悲以及業果無欺的真實力，

願我熱忱所發之願都達成。

本文整理自北印度宗薩佛學會．正法源學佛會官方網站
http://www.chokyilodro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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